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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蕊雪，1990年12月生于河南郑州，
2018年获得清华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
2020年入职西湖大学，任实验室主任、博
士生导师。她以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
身份在《科学》《细胞》等杂志发表论文
十余篇，为解析剪接体三维结构、揭示
RNA（核糖核酸）剪接过程的分子机理作
出了重要贡献。

万蕊雪刚30岁出头，就为攻克“结

构生物学的终极挑战”——剪接体三维

结构解析及工作机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6年，入选中国科协“未来女科学家计

划”；2018年，获《科学》杂志以及多

家顶级科研机构联合颁发的青年科学家

奖。前不久，她又荣获第十七届中国青年科

技奖。

是顶级科学家，也是优秀教师

朱军不仅是顶级科学家，也是一位优

秀的教师，他曾获清华大学优秀班主任一

等奖。他坦言，教书育人方面离不开张钹

院士当时对他的引导。上学时，导师张钹

给了他充分的学术自由，这与“服从和执

行比表达更重要”的惯性思维有所不同。

只要学生认为正确的东西，都可以拿出来

跟导师讨论。

等到朱军成为一名老师，他也传承了

张钹院士的育人方法，从不硬性要求学生

要实时汇报、严格执行，给学生自由发挥

的空间。面对青年科研人员，他衷心建

议：“如果认准了某一个方向，要敢于坚

持，敢于做长期投入，说不定哪一天你的

技术可能就成为了爆点。”

采访最后，当记者问到这次获求是

奖是否准备请学生吃大餐时，朱军开玩笑

说：“我一般都没有什么庆祝仪式，学

生拿了奖学金请同学吃饭也没请我呀，哈

哈！可能也是因为老师在场他们没法畅快地

聊吧，我不介意这个。”朱军开心地笑了。

（转自光明网，2023年2月21日）

  90 后结构生物学家万蕊雪：
在国际学术前沿奋勇拼搏

○赵永新

迎接“结构生物学的终极挑战”

万蕊雪依然清楚记得，2013年春节一

过，她就从广州中山大学赶到北京，到结

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的实验

室做毕业设计——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

步。少年时代，万蕊雪就立下志愿：长大

后当一名科学家，通过自己的研究去帮助

正在做实验的万蕊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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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人！

进入施一公实验室后，在师姐周丽君

的指导下，虚心好学的万蕊雪进步非常

快。她很快养成了良好的逻辑思维训练能

力，能有条不紊地安排实验，实验技巧也

日益娴熟。开组会时，她对实验设计、结

果分析等提出的意见、建议，让老师和同

学们刮目相看。尽管每天早出晚归、很忙

很累，她不仅没有觉得苦，反而感觉很开

心。2013年秋季学期开学后，万蕊雪正式

成为施一公的直博研究生。在老师的指

导下，她致力于结构生物学领域的剪接体

研究。

万蕊雪告诉记者，所谓结构生物学，

就是用晶体衍射、核磁共振波谱学、冷冻

电镜技术等物理学方法，辅之以生物化学

和分子生物学方法，从分子乃至原子分辨

率的水平上揭示细胞内的蛋白质、核酸、

多糖等生物大分子的三维结构，进而探究

其功能和工作机理。

生命科学领域有一个著名的“中心

法则”，描述存储在DNA（脱氧核糖核

酸）里的遗传信息转化为具有各种结构、

执行不同功能的蛋白质的过程。这个过程

是遗传信息的表达、传递过程，也是生命

体中最重要的活动。植物、动物、人等有

细胞核的生物，其遗传信息传递过程可分

为三步：第一步是转录，即遗传信息从

DNA传递到pre-mRNA（前体信使核糖核

酸）；第二步是RNA剪接；第三步是翻

译，即剪接后成熟的mRNA（信使核糖

核酸）指导合成蛋白质。这三个步骤，

分别由RNA聚合酶、剪接体和核糖体来

完成。

“剪接体是催化RNA剪接的重要分子

机器，由几十到几百种蛋白质和5条RNA

动态组合而成，被称作‘细胞里最复杂的

超大分子复合物’。”万蕊雪进一步解

释，要想正确去除一个内含子（不含有效

信息的蛋白质片段），并连接外显子（含

有有效信息的蛋白质片段），剪接体不仅

首先要在pre-mRNA上精准地找到需要剪

接的位点，还要变换十多个状态才能完成

这一过程，其复杂程度超乎想象。她介

绍：“每一条前体信使的RNA剪接在时间

和空间上都非常精准，一步搞错，基因的

表达和传递就会出错。现有研究发现，人

类的遗传疾病中，大约有35%是剪接异常

或剪接体突变造成的。”

“在‘中心法则’的三个步骤中，第

一步的转录和第三步的翻译，此前科学

家已经基本研究清楚。而中间的RNA剪

接，全世界的科学家搞了几十年都没有攻

克。”万蕊雪说，“因此，解析剪接体

的三维结构，被称为结构生物学的终极

挑战。”

在国际科研竞逐中屡拔头筹

2015年8月21日凌晨，《科学》杂

志在线发表了施一公实验室两篇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论文：《3.6埃的酵母剪接体

万蕊雪（左 2）与导师施一公院士（右 2）

及团队同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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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前体信使RNA剪接的结构基

础》。前者报道了通过单颗粒冷冻电子显

微镜（冷冻电镜）方法解析的酵母细胞剪

接体近原子水平分辨率的三维结构，后者

则在结构解析的基础上阐述了剪接体对前

体信使RNA执行剪接的基本工作机理。

这两篇文章把分子生物学“中心法

则”的分子机理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跟随施一公读

博士还不到3年的万蕊雪，是两篇文章的

共同第一作者，作出了独特贡献。此后，

在施一公指导下，万蕊雪带着师弟师妹乘

胜前进，先后完成了8个完全组装工作状

态的高分辨率剪接体结构解析，基本搞清

了RNA剪接的全过程和工作机理。

科学界推崇“原创”“首创”，甚至

有“科学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说法。

因此，做同一个课题的不同团队，都想抢

在竞争对手之前做出成果、发表论文。施

一公实验室率先取得突破之后，国外的几

个顶尖实验室也快马加鞭，力求在后续研

究中实现赶超。在同样课题近乎白热化的

国际竞逐中，施一公实验室几乎都是第一

个在终点“撞线”。

作为实验室的主力队员，万蕊雪是怎

么做到的？“除了抓住时机，注重实验方

法、效率高是最主要的。”她告诉记者，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拼搏。”2015年到

2017年，课题组的工作状态可以用8个字

形容——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实验紧张

的时候，万蕊雪经常带着几个师弟师妹早

出晚归。课题的攻关阶段，通宵作战也是

常有的事儿。

“论文发表的时间先后当然很重要，

但不应把所有关注点都放在这上面。”在

万蕊雪看来，研究结果所能说明的问题、

揭示的奥秘，才是最有意思的，也是最值

得追求的。

做科研一定要有一股劲儿

博士后期间，万蕊雪先后以共同第一

作者的身份，又在《科学》《细胞》杂志

各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两篇文章，解析了

剪接体循环中最后3个状态的高分辨率结

构。至此，在施一公的指导下，她和合作

者拿到了整个RNA剪接过程的所有结构，

在这场国际“竞赛”中取得了胜利。2020

年4月，万蕊雪加入西湖大学，建立了自

己的实验室，开始了独立的科研生涯。

她告诉记者，自己正以剪接体及RNA

剪接机理研究为切入点，继续深化相关研

究，力争在重要大分子机器的分子机理研

究中有所突破。

说到做科研的心得，喜欢长跑的万蕊

雪说：“跑步有很枯燥的时候，有很激动

的时候，也有很难坚持的时候……起起伏

伏，跟做科研很像，最像的地方就是需要

坚持。”她说，自己做科研也有感觉“做

不下去”的时候，但是再坚持坚持，过一

阵可能就会峰回路转，看到希望。“做科

研这个事情一定要有一股劲儿、一个信

念。只要一直坚持，用心去做，肯定会越

来越进步。”

“并不是所有的基础研究都能开发

出新药、治病救人，你现在还坚持少年

时的梦想吗？”记者问。“我依然认

为，科学研究是治疗疾病的根本途径。

但无论是科学探索还是治疗疾病，远不

是自己之前想象的那么简单。”万蕊雪

说，每个人做一点，可能就慢慢地把这

个事儿给做成了。

（转自《人民日报》，2023年1月30日）


